
麦收一过，眼看着那些要到秋天
才收获的各类农作物渐渐生长起来，
这时最重要的农事，便是锄地了。在
我的家乡，锄地又叫耪地，通俗地说
就是给正在生长的禾苗田地松土除
草，以保证土肥水分集中哺育秧苗健
康生长。
六月下旬是盛夏的初级阶段，天

还未进伏，酷暑尚未到来。相对而
言，雨季的“七下八上”也在路上。正
是这个时节，抓紧农时把所有的庄稼
地锄上一遍、耪上一次，关乎秋天的
丰收质量，因此在庄稼人眼里就显得
非常重要。
记得那个时节，天还未亮，父亲就

开始敲门喊名，叫醒我们下地干活锄
草。我家共有三十多亩责任田，分散
在东洼、西洼，中治渠北、渠南和冯家
窑五处地块。我家锄地每年都先从西
洼干起，每天下地总是父亲头前开
路。他的自行车后座外侧挂着一个铁
丝编成的大筐，四把大镐整齐放在铁
筐内，我和姐夫、弟弟分别骑上自行车
紧随其后，车上带着白开水、草帽和毛
巾等物品，以备干活锄地之需。
我们摸黑赶到了田间地头，天边

刚刚放亮，视线变得清哳起来。我们
放好车子，二话不说，拿起大镐，每人
一个畦，弓身弯腰，手镐舞动，便锄起
地来。夏天的早晨凉爽湿润，正是干
农活儿的最佳时段，我们锄地的速度
和质量，也恰恰在这时达到最快最
好。田地里的作物以玉米为主，间作
种植着大黄豆，一尺高的玉米苗长得
绿油油的，玉米垅中间的黄豆秧也齐
刷刷地绵延成行，看上去十分爽眼。
我们的镐头在玉米苗和大豆秧之间
往来穿梭，刚刚长出来的杂草、乱菜，
被镐头清理得干干净净。肥沃的土

壤经镐头松过之后，肥力十足。没了
杂草等其他植物争夺养分，再加上墒
情良好，庄稼生长的最优条件就完全
具备了，接下来禾苗自然能顺利生
长。我们锄田耪地的意义，也正在
于此。
清凉的早晨确实是出活儿的时

候，不一会儿，我们便从地这头耪到地
那头，几十米长的田垄被我们来回趟
过。回头望去，锄过的田地里，一畦一
垄的玉米苗、大豆苗，像在大地上涂抹
的一道道绿色画印，构成了一张黄绿
相间的水墨画。
渐渐地，太阳升高了，煦暖的阳光

从开始的温柔变得热辣起来，我们的
衬衣从后背开始湿透，草帽遮着的脸

颊上，汗滴不住地往下淌。好在我们
带着的毛巾派上了用场，时不时能擦
去脸上的汗水；热了渴了，还能喝几口
带来的塑料桶里的白开水，润润喉咙，
添添劲头。
随着锄田的速度慢下来，父亲叮

嘱我们，耪地的质量绝不能放松。直
到上午十点多，阳光的炙烤越来越强
烈，我们才开始收镐搬车，打道回家。
从凌晨四点多到地里干活，到十点多
收工，父亲带着我们仨足足锄了三亩
多地，这份成绩着实不小。
回到家中，母亲和大姐早已做好

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劳动之后的早餐
成了午餐，饭菜吃起来味美飘香，可口
至极。

就这样，连续忙活了半个月左
右，家里三十多亩田地，全都被保质
保量地锄耪了一遍。秋天的农作物
花样繁多，玉米、高粱、黄豆、红小豆、
绿豆、芝麻、向日葵、棉花等等，我们
家一样都不少，被分散种植在不同的
地块里。我们用镐头精心锄耪田垄，
像是在和每一种农作物进行无言的
沟通交流，为它们的脚下打扫出干净
舒适的生长环境，让它们能心无旁骛
地奋力生长！

而锄完这遍地之后，时光便已进
入七月中旬，雨季也就随之到来了。
一场雨水降下，地里的禾苗会以惊人
的速度生长。夜半时分，万籁俱静，在
田野间经过时能清楚地听到庄稼拔节
时“咔咔”的响声，转眼间田野上就是
绿油油的青纱帐了！

雨季一来，伏天也随着到了。闷
热潮湿的天气开始主宰夏天，密密麻
麻的青纱帐生长起来，人们很难进到
田里继续劳动，于是农家挂锄的时节
到来了。

挂锄，是华北农村特有的农俗：夏
锄结束，农忙暂歇，乡亲们把锄头洗净
擦干，挂在屋檐或山墙上，不再下地除
草松土。而从夏收结束到挂锄之前，
这一个月左右的时光，是乡亲们全年
最紧张辛苦的劳作阶段。家家户户老
老少少齐动员，全家上阵锄田耪地。
不管流淌了多少汗水，弯曲了多少回
腰身，挥动了多少次锄头，丈量了多少
亩田垄……乡亲们用热爱与执着、憧
憬与期冀、劳动与奉献，熬过千辛万
苦，终于盼来一年一度的挂锄时节。
对庄稼人来说，拥抱了挂锄时节，就等
于握住了八九成的秋季丰收。还有什
么，能比这即将到来的大丰收，更能让
他们感到幸福与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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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斋随笔·卷
二·曹参赵括》里写
道：“曹参之宜为相，
高祖以为可，惠帝以
为可，萧何以为可，参
自以为可，故汉用之
而兴。赵括之不宜为
将，其父以为不可，母
以为不可，大臣以为
不可……独赵王以为
可，故用之而败。”
曹参是西汉开国

功臣。刘邦虽贵为皇帝，但天下却
是靠曹参、张良、韩信等杰出的政治
家、军事家合力打下来的。刘邦定
都长安后论功行赏，曹参的功劳位
居第二。
曹参在出任丞相前，经历了一场

“民主测评”：刘邦认可他，准备继位
的刘盈认可他，时任丞相萧何认可
他，就连曹参自己也认为能胜任。事
实证明，他确实担得起这份重任。曹
参接任萧何后，坚定不移地贯彻“萧
规曹随、休养生息”的治国方针，不
仅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基
础，更让汉朝逐渐走向兴盛。
反观赵括，当赵王打算让他接

替廉颇时，丞相蔺相如深知他难堪
大任，赵括的父母也清楚儿子不
行。虽然赵括从年少时就学习兵
法，其父赵奢也难不住他，但赵奢并
不认为他擅长用兵。若论纸上谈兵
的理论功底，赵括或许像解数学、物
理题的高材生一样出色，但赵奢看
透了儿子“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
变”的致命缺陷；赵括的母亲更是直
言不讳，断言儿子若领兵作战必
败。连对手秦国都不看好他：秦王、
丞相范雎、将军白起，都认定赵括不
堪大用。然而，赵王却对赵括深信
不疑，赵括自己也自视甚高。最终
赵王一锤定音，将他推上将军之
位。结果长平之战中，四十多万赵
军降卒被坑杀，赵国自此一蹶不
振。残酷的实践证明，赵括确实无
法胜任统帅之职。
作者洪迈为此感叹道：“呜呼，

将相安危所系，可不监哉！”意思是
将相身负国家安危之重任，难道不
应该以此为鉴吗？
兴衰存亡，系于用人；用人之要，

在于量才。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
刻启示。用人是件大事，绝非“说你
行你就行”或“说不行就不行”那么简
单，也不是个人一句“说我行我就行”
就能轻松胜任的。一方面，相关组织
或单位应做到知人善任，以防用人失
察，铸成大错；另一方面，个人也要有
自知之明。毕竟，接委任状容易，在
其位谋其政就不那么轻松了。
现实中，有些人明明只有“地摊

货”的资质，却自视甚高，把自己当
成“限量版奢侈品”，沉浸在自我高
估的虚幻泡影里；自身没有胜任岗
位的“金刚钻”，却硬要去揽“瓷器
活”，最终往往落得事与愿违的结
局。唯有当领导、同事、旁人以及自
身，都一致认为能够胜任某个职务
时，这样的任用才称得上人岗相适，
必然能实现“用之而兴”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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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了，
心里对现在的考
生满是羡慕。我
们当年考完试，第
二天就得赶回学
校——集中估分。
拿到标准答

案和模拟答题卡
后，我们要对照答案复盘整场考
试。客观题、主观题，我们凭着记忆
一点点还原当时的作答内容，对照
参考答案梳理自己写在卷子上的答
题要点。大家不时地互相点评，既
要判断“大题”有没有得分点，还要
考虑答题时的文字表达和思路是否
贴合考题要求。大家坐在曾经备考
的教室里，拿着笔，在纸上一遍遍核
算自己的分数，心情和考前一样，七
上八下。
估分结束，大家继续围在一起，

按照估分结果，开始寻找合适的院
校和专业的报考资料。这是高考后
全班为数不多的集体活动了。
很多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

来，仍觉得那段时光短暂又美好，
值得珍惜。最终，我的估分结果比
实际分数少了1分，后来的求学经
历也因此有了“另一种”结果，遇见
了一群“不同”的人。正如弗罗斯
特在《未选择的路》中写道：黄色的
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
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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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收拾
东西，找到当年
专门记灵感的笔
记本，发现一行
用铅笔写的字：
“终有一天，你将以我为荣！”那行字
歪歪扭扭地占了一页，没有上下文，
字里行间似乎还透着一股子狠劲。
沉思了许久，终于想起来，那是某次
我被父亲训斥之后写下的。原本想
依此句写一首诗或一篇短文，但一直
没有实现，竟让这句话就这么在小本
子里躺了很多年。
父亲特别严厉，甚至不苟言

笑。18岁以前，在父亲冷峻的目光
下，我活得战战兢兢。那种害怕发
自内心，由衷而真实。当我即将离
开他远行时，我暗自窃喜，但又矛盾
重重，我既想得到他宽宏的庇护，又
想张开羽翼飞出他的怀抱，每个人
的少年时代大抵如此吧。我永远都
记得第一次离开家的分别场景——
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带我到火车
站，站台上，他默默无语，眼神迷
离。我倒是显得轻松自在，我说：
“放心吧爸，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父亲才转身离开。后来听母亲说，
那天父亲回到家，没炒菜，自己一声
不响地喝了一壶白酒，边喝，边流
眼泪。
在外闯荡寻梦的过程，孤寂而无

助。那时的自己，就像一头负重的小
牛犊，奋勇拼搏，砥砺前进；又如一艘

加满油的机帆
船，在生活的海
洋上漂泊寻觅。
我把背影甩给了
最亲的人，把孤

单都寄托给了思念；把痛苦和悲伤都
抛向暗夜，把一脸的阳光灿烂都留给
了白天。混得不好，无颜再回故里，更
不敢面对父亲那殷切期盼的目光，以
及，自己当初许下的诺言。其实，无论
儿女成功与否，父亲都永远敞开着他
那温暖的怀抱。

我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家
乡，回到了父亲身边。我有点不好意
思，甚至手足无措。可父亲却笑了，笑
得春光明媚。

后来，我业余时间爱好起“爬格
子”，偶有文字见诸报刊。记得第一次
发表文章时，父亲拿着报纸逢人就说：
“看了没，这是我儿子写的！”那之后，
父亲竟然爱上了读书看报，特别是有
我文章的报刊，他还悄悄地收藏起
来。前些天我回去，无意中在书橱中
发现了我多年前发表的文章报样，纸
张都已泛黄，却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
散发着旧时光的味道。那里面，有着
父亲浓浓的爱。儿子丁点大的成绩，
却成了父亲的骄傲。年少轻狂的我在
笔记本上写下：“终有一天，你将以我
为荣！”可我却不知道，父亲一直在以
我为荣。

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并且一直
以你为荣的人，一定是父亲。

那个以你为荣的人
鞠志杰


